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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像的历史中跋涉
——写在 10 卷本《中国影像史》出版之际

□文│韩丛耀

[摘  要]   影像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对中国影像发展史做出完善的书写绝非易

事,它的非常之难可以概括为“四难”，史料难得,史事难定,史论难立，史观难建。

史料，史事，史论，史观，这是该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愿望是好的，但实际取得的

效果比设想的目标仍有很大的一段距离。搜寻全面的影像史料，尊重确凿的影像史事，

建构科学的影像史论，形成正确的影像史观，这是我们从此一直要努力的目标。

[关键词]  影像文化    《中国影像史》

10 卷本《中国影像史》（入选“十二五”国家

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终于由中

国摄影出版社出版面世，作为主编，几年间甘苦自

知，个中滋味难以言表，然闻觉散发油墨味的书香，

总觉得还有些话说。我们知道，影像的书写是瞬间

的，影像史的书写却是漫长的，充满着曲折、艰辛

与无奈。中国如此，世界亦如此。

一、影像记录见证着中国的发展

它的历史担当独一无二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最近国人都在谈论中

国梦，其基本共识是，要实现中国梦，就要实现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首先是文化的

复兴，对历史有清醒的认识，继承和弘扬民族文化

的优秀传统。实现中国梦要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

精神，符合中国文化精神。无论从传统还是现实角

度，将中国梦与影像史相结合起来研究都具有重要

意义。

影像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影

像记录着中国，也见证着中国的发展。一部影像记

录史就是中华民族的复兴史，“中国梦”的见证史，

中国人民走向幸福的当代史。将中国梦与中国影像

的发展结合起来研究是自然而然的事。

从中国多灾多难的近现代史而言，一部被影

像记录的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大型的中国之

梦影像史诗，它让国人在温梦中惊醒，在噩梦中

挣扎，在醒梦中自立，在拾梦中探索，在现实中

筑梦。中国梦是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独立、民族自

强后的一种燃醒。正因中国百年的切肤之痛，中

国人提出中国梦的实现一定要走和谐发展、和平

发展的道路。

从中国当前现实出发，影像的大众文化特性是

凝聚各方力量实现中国梦的有效手段之一。为什么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梦能得到 13 亿中国人民发

自内心的一致拥护？主要因为它将共产主义的远大

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等变成人民听得懂的

语言、摸得着的未来。在影像信息化时代，影像学

者不能再用高深的语言说话，艺术家不能再用泛艺

术的手段糊弄人，人民需要最通俗、朴实的语言来

憧憬未来。影像史的研究可以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我

们这个民族曾经走过的道路、曾经经历过的辛酸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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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受到日本军国主义和西方帝国列强任意蹂躏的

屈辱。

由此而言，影像的历史担当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都是摄影的后来者，对影像史既充满着时

间距离，又充满着空间距离，许多原本亲切的地方

让今人反而感到了陌生。原本应该大书特书的地方，

只是一笔带过。影像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实际上，

它的历史可以包括与它同行的一切既有。也许正如

欧洲杰出文化历史学者布克哈特所说，距离给予史

家一个更高的位置，可以从杂乱中感受到和谐，因

而获取对历史力量和精神的整体把握。

虽然我们已经很熟悉意大利文艺批评家、历史

学者克罗齐的命题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无

数次地聆听过“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教诲，但

我们仍然想寻找书写影像史的文化架构，一个属于

影像自身历史的文化架构，并试图去确定文化架构

的核心。如我国学者杨念群先生所说，每个文化架

构都有一个神圣的核心，这个神圣的核心有助于社

会和政治的定位，使得社会成员认清自身的地位，

它由此成为文化、社会和政治汇聚的所在地。这种

努力只是不想让影像史“沦落到只能向宏伟学术工

程提供建筑材料的供应商的可悲地步”，而是“应

该自己将被其视为将建筑材料的历史‘碎片’组合

成在普遍联系中具有明确位置的完整的学术大厦” 

（杨天宏语），架构属于影像自身发展历史的学术大

厦才是影像历史学家该做的事情。

当然，历史的书写不应将一切研究对象等量齐

观，我们都知道历史书写不过是作者的一种选择性

记忆，这种记忆的强度又取决于历史材料阅读刺激

的大小和留在心里痕迹的深浅。影像史的书写更是

这样，自始至终都充满着作者个人叙事张力与事实

客观轨迹的矛盾。本着尊重历史、尊重影像发展的

客观规律，我们一直小心翼翼地摸索前行。

二、中国影像发展史书写的难点：

史料、史事、史论、史观

西班牙科学家塞韦·奥乔亚在上个世纪曾经说

过：科学的进步及其非凡的成就，是我们这个世纪

最大的特色。在这样一个科学进步的世纪里，有两

样进步，不但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同时对人类

的道德及社会的政治也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那

就是摄影术的广泛运用及计算机的发明和使用。华

特·本雅明在 20 世纪初就曾断言：将来的文盲是

不懂得摄影的人，不是不会书写的人。可见摄影对

整个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显得多么的重要，但对人

类社会进程显得这么重要的一项事业其自身的发展

史却没有被很好地书写出来，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

个史学积淀深厚的文化国度里，影像发展史的研究

和书写反而显得非常之薄弱。

但是，想对中国影像发展史做出完善（哪怕是

完整）的书写也绝非易事。

一是史料难得。中国影像史料的搜集非常之

难，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貌似哪儿都有，实则连图

书馆、档案馆、博物馆、资料室都难以查到可资使

用的史料。即使查到了一点，想复制也是非常困难

的，因为这些史料已经成为一些公共事业机构的“私

有”财产了。查找中国影像发展历程的史料耗用了

我们的大部分时间，其中的艰辛和无奈非“个中人”

不能体味到“个中滋味”。再说，就是为了搜集基

本的写作资料，我们动用的人力已经超出百人，耗

时两年多，这也只是对中国影像发展历史的材料梳

理了一点点，相信更多的影像史料还躺在文献故纸

堆中，淹没在历史的长河里，掌控在个人及国内外

有关机构的手上。

二是史事难定。许多影像的基本信息缺失，实

际上与其说是缺失，不如说是中国影像文化的天性

使然——重“写”意，而轻“写”实，重“艺术”

而轻“纪实”。如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基本

信息，当时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这是当时的原始

信息文本还是后来再构建的信息文本，等等。对材

料的梳理、考证很是难为了我们，其他学科多少代

人持之以恒地接力研究走到了今天，已经有了可观

的基础，已经有了系统性的史料和公认的史事，而

影像史的研究却才刚刚起步。我们面对这样薄弱的

基础所开展的影像史研究，其茫然与曲折是可想而

知的，窘迫使我们几度停滞不前。我们也知道中国

影像史事的梳理需要一些时日，可我们的写作是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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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一定的时间段完成的，所以许多史实的呈现显

得仓促、还不够严谨，时间允许的话应该进一步地

斟酌再斟酌。

三是史论难立。摄影界对于影像历史书写方法

的批评之声一直不绝于耳，尤其是摄影家、理论家、

批评家的声音很不一致，意见有时又是针锋相对的，

令我们无所适从，不知道该听什么样的意见，有时

甚至分不清到底什么样的意见是对的。再者就是意

见多建议少，尤其是对于影像史的书写工作有正能

量的建议比较少。也正因为批评的不确定性，让我

们很难及时的改正，如有的批评是针对史料的，有

的批评是针对影像史写作的，有的批评是针对影像

史的未来模样的，甚至有的批评是针对作者个人的。

我们虽然也拿出了中国影像史写作的基本要求甚至

给出了“写作模版”以供撰写各卷本作者参考，还

集中一段时间对各卷作者进行培训，但由于每位作

者的理解度不一样，做史学研究的能力和方法不同，

呈现的研究文本还是很不一致。有的仅仅停留在史

料的梳理、史实的自然呈现上，没有在图像史学理

论的指导下，通过精细的研读史料，多方考据史事

之后形成中国影像史学研究的基本理论架构。当然，

这种“自然”的写史方式容易被人接受，但对于

影像与社会的互动性的揭示来讲，显得多少有些无

力，影像史料丰富性的内涵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挖

掘，影像产制意义的场域没有能够得到有效的阐释。

因此并未达到我们想要建立一套中国影像史学理论

研究体系的构想。最后我们只好集各路方家之智慧

结合自身的一点点努力，勉力而为之。幸好，这是

原新闻出版总署的委托出版项目“中国影像历史”，

是个命题作文，本着做研究课题的认真态度，负责

任地完成预设的研究文本和研究体量是我们必须选

择的方法，或者说是我们必须完成这一“命题作文”

的规定动作。因此，研究文本总体上的摇摆度不大，

但是距离建构中国影像历史的宏观理论体系框架的

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

四是史观难建。虽然我们始终有一个谦虚的心

态，写作上仍然是诚惶诚恐、小心翼翼。当然不是

我们本性如此之好，是因为我们深知影像史书写的

艰难，我们所做的工作和该做的工作比起来真是“八

字还没有一撇”，连抛砖引玉都谈不上，充其量也

就是个“草船借箭”，我们现在呈现的文本是“借箭”

的“草船”，各位摄影家、理论家，各路方家智者，

请将你们的批评和建议射过来，我们将认真地分析

整理、消化和吸收，再一点点地修改我们的文本，

修订再版，再版后再修订，直至达到一个多少能够

使人感到基本满意的程度。这也可能是我们目前能

够想到的一个又快又好的办法，即借用大家的智慧

和力量，把中国影像史书写文本尽早地完善和丰满

起来。我们的设想是在中国摄影家协会的有关部门

建立长期使用的电子邮箱和联系电话，专门搜集中

国影像史的资料和各路方家的批评建议。这个联系

方式起码要保持 10 年，并且长年累月运行。10 年

时间不短，但也不长。20 多年前中国的摄影家们、

摄影界的领导们都呼吁加强中国摄影史的研究，最

近几年甚至在全国性的会议上都开展了专门的研

讨。研讨又研讨，呼吁再呼吁，但也只是“只听楼

梯响，未见人下来”。所以说，我们现在就从头开始，

扎扎实实地起步，做一些影像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

作，为《中国影像史》的修改勘误提供真正有价值、

有质量的史料，应该说，《中国影像史》首次出版

之后才是我们对中国影像史研究的真正开始。给《中

国影像史》10 年的修改、补充和完善的时间，《中

国影像史》一定会还你一个较为满意的容颜。

史料，史事，史论，史观，这是我们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今天看来，我们的愿望是好的，但实际

取得的效果比设想的目标仍有很大的一段距离。搜

寻全面的影像史料，尊重确凿的影像史实，建构科

学的影像史论，形成正确的影像史观，这是我们从

此一直要努力的目标。

三、在探索影像发展的进程中

留下本应有的位置

摄影术发明初期，尼埃普斯和达盖尔对摄影术

观念发生了分歧：一个认为通过他们两个人的合作

努力，一定能够完成像一件科学技术发明一样的、

完善的摄影术；另一个则意识到仅一个研究团队甚

至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研究力量都不足以完成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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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而应该把手里掌握的、尚未成熟的摄影术公布

于世，让世人无偿分享他们的成果，同时用全人类

的智慧来完成它、完善它。后来的摄影发展的事实

大家都知道了，在这个母体中还孕育出了电影和电

视等视觉技术影像。所以，现在我们站在前人肩膀

上的一点瞭望心得也要尽快地公布与分享。再者，

影像史的书写对电影发展史进行观照也是理所当然

的，如果不是将研究下限设在 1949 年，电视发展

史也是我们也书写的内容。这样一项需要全人类的

智慧来完成的事业，其发展史的书写也应该由大家

一起来完成，既然历史选择了由我们执笔先来，作

为主编，就不得不从心底发出真诚的感谢。

《中国影像史》能够面世，感谢是必需的。

首先要感谢的是为中国的影像事业——摄影事

业、电影事业而开拓奋斗的先辈们！是你们书写了

中国的影像历史，我们在这里使用了您留给我们的

影像，由于种种（确实是各种各样我们能想到的和

我们想不到的）原因，可能在署名和版权上有所

疏忽甚或错误，请原谅这不是我们的故意，孩童

都知道这是不应该的，一定是因为什么历史因素

和现实因素造成的，希望这些先辈们的亲朋好友、

曾经的领导或同事、师生和先辈的后人看到《中

国影像史》的初版后，将文本的谬误之处及时告

诉我们，我们真诚地致谢，尽快地勘误校正。还

要感谢对中国影像历史做出研究的各位前辈、专

家、学者和其他研究人员，我们一定引用和参阅

了你们的许多研究成果，虽然有一一注明出处并

有致谢之责，但疏漏和不当时有发生。如果我们

对您的研究成果引用对了，那原本就是您的智慧，

光荣永远属于您；如果引用错了，那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将承担全部过错。

其次要感谢的是原新闻出版总署的有关领导，

是你们给了我们做中国影像历史研究的机会；感谢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领导，在你们的大力支持

下，我们有很自由的学术研究空间，有对中国影像

史深化研究和延展研究的可能；更要感谢的是中国

摄影家协会的各位领导和各个机构、单位，你们的

具体关心、精当指导和热情鼓励，激励着我们加快

了研究的进程，你们帮助我们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

让我们内心一直充满着温暖；尤为让我们感念的是

那些具体地帮助我们查找资料和直接提供资料的人

士，是您的百查不厌、百问必答和不厌其烦地协助

我们搜集查找资料，才让我们有了今天这样的文本。

另外要特别感谢那些无私的、长时间地为中国影像

史的书写查找和搜寻资料的各位人士，才使得我们

有了写作的可能。

中国的影像事业发展之路有它自身的轨迹，除

了在“摄影术”诞生之后与世界几乎同步的技术技

能外，中国人在探索机械成像、光学成像方面有着

自己辉煌的历史和鲜明的足迹，因此在书写中国影

像史的时候，我们不能数经忘典、崇洋贬中，我们

要给中国人在探索影像发展的进程中留下本应有的

位置，公平公正地对待一切为了影像进行探索的人

们，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

是现代人还是古代人，任何一种厚此薄彼的书写其

实质都是对历史的真正伤害。影像作为一种大众文

化，它将使得整个世界都是它的永久遗产。

摄影术的发明是有明确的时间记录的，而对摄

影（“摄”与“影”）的探索谁能断言是始于何时？

人类对影像尤其是对影像技术的研究探索远不是几

个人就能定论的，它需要全世界的共同努力，几代

人的不懈探索，逐渐积累，逐步完善。

傅雷先生说过：“世唯有学殖湛深之士方能知

学问之无穷而常惴惴默默，惧一言之失有损乎学术

尊严，亦唯有此惴惴默默之辈，方能孜孜矻矻，树

百年之基。”我们都深知自己不是“学殖湛深之士”，

亦未能“孜孜矻矻，树百年之基”，但在《中国影

像史》的书写过程中的的确确是“常惴惴默默”，

惧怕“有损乎学术尊严”的 “一言之失”。

相对于《中国影像史》这样宏大的文化建设工

程，编著者的力量显得非常渺小，研究能力多有不

足，错误和不当之处就难免了，因此，我们殷切地

期待各路方家的批评与指正。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